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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海上雄州。
盐城，屹然横峙海上！
这样激情、自信、豪迈地称颂乡邦的，

是明朝万历年间编撰的《盐城县志》。从古
到今，盐城都配得上这传奇性的赞誉。

盐城，因盐而生，因盐而名，因盐而
兴。东襟黄海，西带诸湖，湖海间淤生滩涂
草荡，大地由此而生而长。先民自古煮海
为盐，“环城皆盐场”，盐场万灶青烟，盐仓
千峰白雪。天下咸淡，率系于之。国之财
用，多出于此。

盐城的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一致性极
其明显，那就是古射阳湖及其以东的湖荡
与滩涂湿地。这块湿地的东缘黄海湿地，
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更是固化这种一致
性。今天的盐城市下属十区县东台市、大
丰区、亭湖区、开发区、盐都区、射阳县、建
湖县、阜宁县、滨海县、响水县，大都由东
台、盐城、阜宁三县析分而出，所以这三县
又称老三县，从立县时间上讲，盐城最早。
老三县都是因盐置县，海盐生产是其早期
居民主要的生产方式，这是境域经济生活
上的一致性。

盐城初名盐渎，以盐而名，汉武帝元狩
四年即公元前119年立县（1993年版《盐城
县志》）。盐城的盐业活动，先秦时代不见
史著，推断本区域海岸线稳定、有人类活动
起就应该发生，阜宁东园遗址中发现成片
的陶片堆积，市区迎宾路东周遗址中发现
大量大型陶片，都疑似先秦时期煮盐遗
迹。海盐需要依托滩涂生产，海岸线曲折、
地形平坦、滩涂与潮间带宽阔、淤泥质土层
的盐城，有生产海盐最好的地理条件。《史
记·货殖列传》说“东楚有海盐之饶”，司马
迁的记载至少证明盐城在楚灭吴（公元前
306年）后盐业已经兴起。《后汉书·百官志》
说“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考盐渎以产盐得
名”。古人为地籍命名，往往依山水相称，
地名越古老越是如此，这是古人逐河栖居
或者缘山生息的生活决定的。盐渎即盐河
之意，到底是盐城湖荡毗连便于河运，还是
官府为运盐开挖河渠，抑或本地人自己疏
浚河道成盐河，还未有定论。

汉魏两晋时代为盐城县域经济文化的
发源期，是其盐业繁荣的第一阶段，盐业为
其主体经济。盐渎立县之后，经济社会空
前发展，官府鼓励盐业生产，募民煮盐，官
给牢盆，盐业兴旺，农耕区又传入耦耕犁等
先进农具，农业也得到发展。东汉熹平元
年（172年），盐渎有了第一位史书有载的县
丞孙坚，孙坚是三国时吴王孙权的父亲，盐
城中学有一口古井叫瓜井，相传为孙坚父
亲孙钟种瓜所凿。东晋义熙年间在原盐渎
县东部设盐城县，得名原因“环城皆盐场”
（乾隆《盐城县志》）。宋代地理著作《太平
御览》《太平寰宇记》论及盐城县，都引用了
南朝阮昇之的《南兖州记》的记载，“县人以
渔、盐为业，略不耕种；擅利巨海，用致饶
沃。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恒以
千计”，可见南北朝时盐城盐业之盛。今市
区头墩、二墩、三羊墩等多处发现汉代豪华
墓葬，出土有楠木棺椁、铁剑、漆器等，一些
器物有“大官”“上林”字样，“大官”为汉代
掌管膳食的官署，“上林”是皇家上林苑，推
断墓主身份高贵。建湖草堰口汉墓群也出
土了玉覆面、玉环、玉璧等精美玉器，墓主
等级应更为高贵。地下文物佐证这一时期
盐城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唐宋元时为盐城盐业繁荣的第二阶
段，盐业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滩涂面
积增加，盐业产量提高。唐时在主要产盐
区设四场十监，境内就有海陵、盐城两监，
其中盐城有“盐亭百二三十所”（《新唐书·
地理志》），两监合起来年产盐一百多万
石。“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
百官禄俸皆仰给焉”（《新唐书·食货志》），

淮南盐税约占全国盐税三分之二，盐城盐
税又约占淮南盐税一半。宋时，“淮盐”名
号出现。盐城境内有盐场十一个，在西溪
专设盐仓，盐产依然保持在一百多万石。
盐业的相关产业也得到发展，如盐运业、蒲
包业等，时堰古镇就以生产装盐的蒲包袋
而出名，年产上百万只。元中叶，境内盐产
一度达到近三百万石。因为盐利之丰，唐
宋元三朝盐城皆为上县，有巨邑之称。

明清两朝为盐城盐业的鼎盛期。“两淮
盐，天下咸”，清光绪《盐法志》说“品天下之
盐，以淮盐之熬于盘者为上”，淮盐色味甲于
天下成为有口皆碑的公论，两淮盐税在国家
财政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淮盐产区南起长
江口，北至海州，共设三十个盐场，境内即有
十三场，盐城一直是东南盐业生产中心。盐
业而外，农耕并重，大体以范公堤为界，东为
盐作，西为农作，盐场、盐仓与水运枢纽所在
皆成集市，工商亦趋兴旺。阜宁、东台也相
继立县。明朝永乐年间，盐城修筑砖城，因
形似瓢，又称瓢城。这一时期，盐城人口稠
密、水路通达、市井繁华，人文蔚然。清末民
初，盐城一带因海岸东迁，卤气变薄，盐业重
地渐转向淮北。废灶兴垦，盐业的主导地位
让给农业，但海盐产业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依然是盐城的重要产业，而灶、场、仓、团、撇
等与盐相关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因盐而兴，但未因盐而衰，兴垦、兴工、
兴商，盐城人海纳百川胸怀宽阔、圆通不苟
坚忍不拔，勇敢地迎接不同时代的挑战，创
造自己的美好生活，因为熬波煮海给了盐城
人“唯海为大、唯盐能调”的精神，这是人文
精神上体现出的盐城区域最核心的一致性。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初，黑
夜，草堰场串场河边的北极殿，18只白公
鸡，18碗红血酒，18个黑汉子，歃血盟誓。

殿门打开，18个汉子举着十八根扁
担，冲进那些凌辱过自己的富户家，呐喊
声哭喊声四起，火光冲天。他们是贩私
盐的盐丁，这些大户收了他们的盐，常常
不给钱，还威胁报官。反正过不下去了，
盐场的盐丁们纷纷举着扁担加进来。打
丁溪去，打丁溪，九四说打丁溪，百十个
盐丁们跟着领头的汉子冲向丁溪场。他
们没有兵器，元朝严禁汉人拥有兵器，十
户才许有一把菜刀。后来啊，传说他们
在扁担头绑上又长又宽的带鱼（一说刀
子鱼），黑暗中银光闪闪，仿佛无数柄大
刀挥舞，守兵们吓跑了。他们打下了丁
溪，打下了泰州、兴化、高邮。在高邮，盐
丁们拥戴领头的九四也就是张士诚做了
皇帝，国号大周。这是盐丁们自己建立
的唯一的国。

盐民在历史上似乎只有卤沸烟腾中
伛偻如虾的黑瘦身影，但盐城的盐民不
一样，张士诚、王艮、吴嘉纪这“盐民三
杰”，或称王，或立说，或著诗，创造了历
史新的可能和中国学术思想新的特质，
带给文学新的面貌，刻下海盐文明最深
的盐城印记。元末白驹场（今大丰区白
驹镇）盐丁张士诚十八根扁担起义，张部
是元末起义军三大主力之一，对推翻元
人统治有大功。张士诚后在苏州称吴
王。虽败于朱元璋，身死人手，但他轻徭
薄税又极为尊重士绅与儒生，深得吴民
拥戴，至今苏州老百姓还要上九四香祭
奠他。“三百年来陵谷变，居人犹是说张
王”，又是三百年过去了，老百姓们还在
说着张士诚的故事。

明朝安丰场（今东台市安丰镇）人王
艮也是盐丁出身，读了几年私塾，家贫失
学，贩盐为生。29岁那年忽做一梦，梦中
天塌，人们哭号四散，他却慨然而起，变为
伟丈夫，一手托天，一手重布日月星辰，万
民欢喜歌舞，跪拜于他。醒来后，王艮大
汗如雨，却觉心下洞明万物一体，有天命
弘道之感。遂头戴五常冠，身穿广袖大带
之衣，手执笏板，按孟子说的“诵尧之言，
行尧之行”，开课授徒，人以为怪而不改，
后问学于王阳明十年，研修经义，探求精
微，终成一代名儒，创建泰州学派。有论
者说泰州学派是我国第一个思想启蒙学
派，王艮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
（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强调
日常生活的终极意义，为尊重个体与人性
开了先河。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有何心
隐、罗汝芳、李贽、汤显祖等。王艮让中国
的学术思想开始有了肉身，泰州学派将情
感、欲望、个体、自由请进道统话语，并抬
升其价值，形成人文主义思潮。

清初吴嘉纪，也是安丰场人，出身灶
籍，少年时逢明清鼎革，遂无意科举，不
仕新朝。其祖父学于王艮，其妻王睿为
王艮之后。一生贫困潦倒不改其志，穷
得连他父亲、母亲、妻子的棺材都不能安
葬。60多岁，还借船买来盐卤，与子拉纤
运到当地六灶河边，开火煎盐，卖盐还
债。他一辈子写诗，诗中多咏叹盐民凄
惨生活，又被称作“盐民诗人”，最著名的
是《煎盐绝句》：“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
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
刻是乘凉”。平白如话，写实如画，道尽
盐民苦辛。又有诗《海潮叹》，状写大海
潮带给盐民的灭顶之灾，“飓风激潮潮怒
来，高如云山声似雷。沿海人家数千里，
鸡犬草木同时死。南场尸漂北场路，一
半先随落潮去”。时人谓之诗为“诗史”，
同代诗人屈大均评述他的诗，“东淘诗太
苦，总作断肠声”。

盐民三杰建树各异，他们以自己的勇
力、才学、风雅，为几千年默默无声的盐民
发出铿锵强音，并用自己的创造带给民族
更多的转机与风采，他们也强壮了盐城的
盐脉。清末民初“废灶兴垦”，灶籍，十数
万户百万众的社会群体突然就消失了，即

使在盐城也甚少有人溯源自己的先人是
否灶籍。在现代产业格局中，盐业也边缘
化了。但今天的盐城，海盐文明的脉动依
然强劲，海盐生产的印记依然很常见，境
内灌东盐场（即清末济南盐场，其时淮南
盐产萎缩，无法完成朝廷定额，为接济淮
南之盐亏额而兴建）等还有海盐生产，灌
东盐场是江苏省最大的盐场，还有海盐博
物馆这样盐味十足的专业博物馆和各县
区博物馆等，有公私收藏的盘铁、小海场
石权、两淮盐运使碑、西溪盐仓公务铜印
等丰富文物。更为明显的是数千年盐业
塑造了盐城的第二自然，它依然承载着盐
城人的生活。204国道纵贯全境，它的路
基就是唐时李承修建的常丰堰（人称李
堤）、宋代范仲淹主持修建的捍海堰（人称
范公堤）。范公堤西侧就是当年修堰取土
挖出的串场河，串场河历朝疏浚，至今还
是贯通苏北的河运要道，不时驶过船队
的游龙。无边平畴依然多有高墩凸起，
那是几千年间堆筑的潮墩、烟墩，潮墩是
盐民避潮的救命墩，烟墩即烽火墩御倭
报警，境内历朝官筑的土墩有记载的就
超过三千个。串场河边，富安、安丰、西
溪、丁溪、草堰、白驹、刘庄、伍佑、新兴等
老盐镇依然兴盛，张士诚攻打丁溪血战
的庆丰桥兀自卧波如虹，李承曾经登临
的海春轩塔依旧高耸，曾经的中国第一
海关云梯关遗址也得到保护性开发，唐
宋明清修建节制潮洪的闸坝还有十八座
在使用，盐商气派的宅第鲍氏大楼、沈氏
大楼修缮后更为堂皇。

这些是海盐文明的物质遗产，更为重
要的是盐城的海盐文明已经成为文化血
脉，流淌在它的子民身上和社会生活
中。有的以非物质文化的形态存在，比
如大量盐味的历史传说还在流传，像张
士诚的故事，施耐庵的故事等等。盐阜
区婚礼有对对子的习俗，一次六灶的姑
娘嫁到七灶，女方出了上对“六灶七灶两
灶连心”，男方宾客们都被这看似平易的
对子难住了，亏得施耐庵路过，见新嫁娘
久不下轿感到奇怪，问明原委，哈哈一
笑，出了下对，“大团小团一团和气”。这
个故事里灶团都是地名，盐城迄今仍有
大量盐味地名，如沈灶、新团、梁垛、沟
墩、三仓、潘家鐅、五总等等，即以灶论，
东台从头灶一直排到二十八灶。盐民饮
食婚礼等生活习俗等也传承下来，比如
老一辈都有重盐重腥的口味，喜食麻虾
酱、醉螺、腌小蟹等，日常语言中也有大量
的盐味惯用语，比如“咸菜炖豆腐——有
言（盐）在先”“盐吃多了——尽讲闲（咸）
话”等等。

而海盐文明作为一种精神血脉留
存下来的，最核心的就是盐民三杰所代
表的盐民精神，这种精神显扬为一种民
风。《隋书·地理志》说，“淮南人性并躁
劲，风气果决”，万历《盐城县志》说盐城

“地僻海边，俗尚简朴”，兴化郑板桥与盐
城多有亲故往来，其继母就是盐城郝营
人，又曾在盐城多地坐馆，他说盐城人

“东海之滨，土坚燥，人劲悍，率多慷慨英
达豪侠诡激之徒，而恂恂退让之君子绝
少”（《朱子功寿序》）。盐民的这种民风
就是豪迈果决，淳朴奋勉，传承此风的
盐城人小事能干好，大事能担当，可信
可依可期。还有什么能阻挡盐城人前
行的脚步？

盐人三杰

煮海者，盐丁也。
盐丁者，服盐役之丁壮，也称“灶丁”。

盐城经济自古以盐业为主，其民多为盐
丁。《宋史·食货志》记载：“其鬻（同煮）盐之
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之灶户，户有盐
丁”。盐给人们带去美味，盐丁自己却只有
苦味。产盐区都说世上有三苦：烧盐、打
铁、磨豆腐。清代学者范端昂在《粤中见
闻》中慨叹：“天下人惟盐丁最苦”。农民
苦，自古尚有田园生活的颂歌。就不谈陶
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看辛
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
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
亡赖，溪头卧剥莲蓬。”穷是穷的、苦是苦
的，但怡然自乐，真的是有清平之乐。而古
今诗文中却从没有盐民的一丝笑意，有的
是悲苦、悲恸、悲号。

天雨盐丁愁，天晴盐丁苦。
烈日来往盐池中，赤脚蓬头衣褴褛。
斥卤满地踏霜花，卤气侵肌裂满肤。
晒盐朝出暮时归，归来老屋空环堵。
破釜鱼泔炊砺房，更采枯蓬带根煮。
糠秕野菜未充饥，食罢相看泪如雨。
盐丁苦，苦奈何，凭谁说与辛苦多。
呜呼！凭谁说与辛苦多。
这是清代诗人任宏远所作《盐丁苦》。

《盐丁苦》几成古诗乐府旧题与惯用语。明
代《淮南中十场志》收录了季寅一首《盐丁

苦》：“盐丁苦，盐丁苦，终日熬波煎淋卤。
胼手胝足度朝昏，食不充饥衣不补。每日
凌晨只晒灰，赤脚蓬头翻弄土。催征不让
险天阻，公差迫捉如狼虎。苦见官，活地
府，血比连，打不数，年年三月出通关，灶丁
个个甚捶楚”。

古代盐民的劳动环境和生存条件极其
恶劣，在海风烈日的滩涂高强度超负荷劳
作。煎盐的盐丁苦，晒盐的盐丁也苦；井盐
的盐丁苦，海盐的盐丁还苦；前朝的盐丁
苦，后世的盐丁更苦。其工劳苦，其生凄
惨。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民
间户役最重者莫如灶户”。杜甫有诗句“负
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记井盐
生产中男女工役之辛劳。元代画家、诗人
王冕的诗《伤亭户》，讲述自己亲眼所见老
盐民的凄惨生活，“灶下无尺草，瓮中无粒
粟”，又被追索盐税，“前夜总催骂，昨日场
胥督。今朝分运来，鞭笞更残毒”。明代长
芦盐运使郭五常有诗《悯盐丁》：“煎盐苦，
煎盐苦，濒海风霾恒弗雨，赤卤茫茫草尽
枯，灶底无柴空积卤。借贷无从生计疏，十
家村落逃亡五。晒盐苦，晒盐苦，水涨潮翻
滩没股，雪花点散不成珠，池面平铺尽泥
土。商执支牒吏敲门，私负公输竟何补。
儿女呜咽夜不饮，翁妪憔悴衣褴褛。古来
水旱伤三农，谁知盐丁同此楚”。海盐生产
濒海，海潮、水、旱、风、虫、雪皆能成灾，清
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十八、十九日，暴风
连天，滔天海潮冲破范公堤，溺死两淮盐场
男女灶丁五万多人。晚清革新盐政的陶澍
也承认，盐民“栖止海滩，风雨不避，烟熏日
炙，无间暑寒，其苦百倍于穷黎”（《陶文毅
公全集》）。

“悲哉东海煮盐人，尔辈家家足苦辛”
（吴嘉纪《风潮行》）。盐民的境遇之惨，不
单是生产生活之艰苦，更在于其身份低贱
不可改变，几无人身自由。盐业生产关系
国家财政和社会安定，历代政府采取强制
性措施，将盐业劳动力固定在盐业生产上，

国家强制劳役，这就是绵延千余年的灶籍
制度。《大清会典》规定：凡民之著于籍，其
别有四，一曰民籍、二曰军籍、三曰商籍、
四曰灶籍，灶籍地位最低。灶籍制度明清
时最为严苛，它的定型有着漫长的演变。
唐以前制盐者没有专称，也没有专门的户
别，自唐太宗时河东盐民称为畦夫，始有
专称。唐肃宗时称亭户，实行亭户制度，
始有盐籍，入籍者不归州县而由盐铁使管
理。五代时始有灶户之称，宋元时盐民称
呼虽有更变，但有专门户籍专司管理是一
样的。明清时，制盐者泛称灶户，编入灶
籍，世代相继，不得相更，每户成丁者须缴
纳盐课、服差役，称为灶丁、盐丁、煎丁、场
丁、盐民、灶民等。明初补充灶户，初从盐
场附近民户抽丁，后迁江南人户于海滨

“世服熬波之役”（康熙《两淮盐法志》），又
发配罪犯到盐场煎盐“各照年限，计日煎
盐赎罪”（《英宗实录》），据统计，明代灶户
总数在十万户上下。清代废除贱籍，但对
灶籍的控制却依然严密，灶民子弟即使连
中三元高官厚禄也不得更改灶籍，瞒报盐
丁人口、脱逃灶籍、藏隐脱逃盐丁、增减年
龄混充老幼躲应差役，按大清律都要抓起
来坐四年牢。从宋朝开始，还在盐场实行
保甲制，元明清都延续这个制度，以联保
连坐监管灶民。即使这样，贫困盐民逃亡
不绝，历代盐法志经常出现灶户“逃亡过
半”的字眼。清中后期盐业衰敝，灶民分
化，贫户或沦为盐商富灶的佣工，或逃亡，
灶民中还出现田耕为业只是缴纳盐课的
水乡灶户，世袭强役的灶籍制度崩坏。乾
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式停止灶户编审
造册，滋生人口一律编入州县，灶籍制度
遂废。但1912年，张謇在《改革全国盐法
意见书》中说盐丁“如若逃亡，则罚其子而
役之，无子则役其孙，无孙则役其女之夫
与外孙，非亲属尽绝不已，丁籍之名有相
沿二三百年之久者”，可见灶籍盐役制度
此时依然还在奴役盐民。

盐 丁


